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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↑警察一↑○》

菊　田　正　信

　　一九二四年五月魯迅搬遊北京阜城口内西三条胡同，在逮里度辻了他在北京最后的

函年肘光，此赴現辞力“魯迅故居”。　故居主建筑力三同北屋，中同的一同向北伸延串

一同，被称力“老虎尾巴”的，就是魯迅的工作室兼臣卜室。室内隙没筒単朴素，東前特

別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丙赴，一赴是在需東対面的培上息桂着的藤野先生来題“惜別”二

字送給魯迅作力紀念的相片。達傾相片在魯迅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。魯迅在《藤野

先生》（一九二六年）一文里写道：

　　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迩桂在我北京寓居的奈培上，省東対面。毎当夜同疲倦，

正想倫瀬吋，仰面在灯光中瞥児他黒痩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説出抑揚頓挫的活来，

便使我忽又良心笈現，而且増加勇汽了，干是点上一枝姻，再継鎮写些力“正人

君子”之流所深悪痛疾的文字。

　　男一焚特別令人注目的地方，就是梢偏左的塙上的一幅炭筆素描了，画的右上方有

画家的題字《五企警察一全O》。魯迅在《看司徒弄君的画》（一九二八年）一文里淡到

了這幅画：

　　我知道司徒舜君的姓名迩在四五年前，那吋是在北京，知道他不管功裸，不

尋尋師，以他自己的力，終日在画古窟，土山，破屋，努人，乞弓……。

　　這些自然庇核最会打動南来的游子的心。在黄埃漫天的人同，一切都成土色，

人干是和天然争斗，深紅和鉗碧的椋宇，白石的樟干，金的佛像，肥厚的棉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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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糖色股，深而多的股上的籔紋……。凡這些，都在表示人僧対干天然井不降服，

込在争斗。

　　在北京的展覧会里，我已経児迂作者表示了中国人的達祥的対干天然的偲強

的魂戻。我曽経得到他的一幅“四介警察和一企女人”。

《五介警察一介○》，在這里写成了《四介警察和一ノ↑’女人》，恐柏是泥錯的。（杁此以下

引用的文章里也有昇同，逮点姑且不提。）　達里魯迅注意到司徒弄的作品表示中国人対

干天然井不降服込在争斗，可是没宜接淡到対這幅画的印象、坪傍什仏的。一九二六年

六月六日的魯迅《日犯》里只有這祥的記景：　“往中央公園看司徒芥所作画展覧会，契

二小幅，泉九”。

　　魯迅力什仏契下迭幅画児？力什仏捷起這幅画児？我伯知道，魯迅搬遊西三条胡同

前，房屋作了改建，改建的方案是経魯迅来自没汁的。室内的布置自然都経迂他一番考

慮，因此，這一幅画在魯迅心目中占有不尋常的地位，是可想而知的了。』

　　作者司徒弄（1902－1958）后来在《魯迅先生契去的画》（《文芝振》一九五六年第

十九号）一文里淡了迭幅画創作的情況而杁力魯迅“雲宣元非是因力画中泥乗的恰巧是

他最憎悪的事，是人吃人的社会的縮影”；

　　（一九二五年除夕）……我走到泡子河辺，経述一同施粥n1前，突然有四

↑全副武装的警察，高挙着棍棒，手推脚賜把一↑抱着丙’卜弦子的孕妃卦打出来。

同起原因，是那妃人村了一碗粥給核子伺吃了，最后想力自己村一碗，就是力這，

四ノ↑’大汲子卦打凌辱地。迭天絶人性的事件使我元法参予同学伯的除夕宴叙，我

胞回宿舎，把当肘情景快筆記下，因力素描基拙不好，又是免記恒追棚，画得十

分粗槌，柏只有自己オ杁得出那筆銭所傾訴的奈西。

　　迭幅画達名字也没笠上，達画題也不敢明写出来（当吋只叫壱作四介警察一

介○，○代表那孕妃）；却在一九二六年的展覧会上被魯迅先生契了去。

　　一九五〇年我回到北京，去訪向魯迅先生的故居，看管的人知道我是画画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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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↑警察一↑O》 （30×26厘米）

他把迭画掌出来同我知不知道逮是准画的。悦有人以力是魯迅先生自己画的，有

人以力是徳国或菰朕人画的。我笑着告堺他逮是我画的。原来魯迅先生生前把逮

画桂在お東労的培壁上。

　　迭幅画的芝木造指，是鍾毫也不値得魯迅先生重視的。他契官元非是因力画

中泥泉的恰巧是他最憎悪的事，是人吃人的社会的縮影，墨然是十分筒単而粗縫

的縮影。在別人也杵完全不知道是忠仏回事，而美心人民疾苦和熟悉人民生活的

魯迅先生，却一眼就看了出来，而且掌来置干座労。

　　男外魯迅先生込契了我一幅《鰻店門前》。那是一幅水彩，画着一李半裸着

的痩削老人，在初冬的早農，走辻慢共店「コ前，剛出箆的慢失熱『騰騰，面香卦

鼻，但飢餓着的老人却只好背迂股朝着深深的胡同走去。

　　杁魯迅先生翼去的画，我得到逮仏一企肩示：只有美切人民的画，オ会得到

魯迅先生的喜愛。迭介肩示，一宜指示着我的創作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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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魯迅力什仏特別看重《五介警察一ノトO》，這介同題以前有人探村迂・黄蒙田在《魯

迅与画家司徒芥》（《魯迅与美犬二集》一九七四年）里是這祥来理解的：

　第一、……由干魯迅一蚤対人民生活和他伯在旧肘代所受到的苦唯深刻美杯，

他在迭幅表現得井不突出甚至有点含糊的画面上也得到了共鳴。……

　第二、這幅画墨然幼稚、粗糧，魯迅之重視官也説明了，坪倹一幅作品首先

決定干宮的思想内容。……

　第三、魯迅対青年一貫是愛炉和美杯的，……魯迅迭祥倣，是存心対青年画

家以鼓励的。……

王双泉在《魯迅与美未》（一九七九年）里也淡到迭ノト同題：

　《五↑警察和一↑孕妃》一画元疑地使魯迅回侶起了自己目賭的一件事，在

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的日犯中泥着：“上午赴部，牟夫涙躍地上所量橡皮水管，

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缶之，季世人性都如野狗，可収！”迭件事与

《五介警察和一ノ↑’孕妃》，就其反映出旧社会剥削防級走卒圧迫底屠人民，内容是

一致的。因此引起了魯迅先生的重視，把官契来，迩特別配上鏡枢桂在自己的お

房一老虎尾巴的培上，宜到現在依然桂在那里，引起参双者対旧社会的元限憎

恨。

　黄蒙田列挙的理由中第一、第二丙点，基本上眼画家司徒弄耕的一祥，王双泉具体

指出：“元疑地使魯迅回惚起了自己目賭的一件事”。

　魯迅是一九二五年笈生女師大事件以后一直“写些力“正人君子”之流所深悪痛疾

的文字”（《藤野先生》）而一九二六年“三一八”惨案之后赴在軍岡政府通揖的困境下・

込去参双司徒芥的展覧会的。碓道魯迅児到這幅画吋，脳子里囚現的仮仮是“人吃人的

社会的縮影”，仮仮是“自己目賭的一件事”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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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　　我伯要注意魯迅一九二六年四月，就是“三一八”惨案之后，写的《一覚》一散

文詩集《野草》的最后一篇。魯迅干一九二四年五月搬到西三条胡同，杁那年秋天起断

鎮写《野草》的各篇，深刻反映了他那吋在明与暗、生与死、迂去与未来之同揮乱的孤

独精神。一九二五年面幅女師大事件，他毫不留情地π房斥責“正人君子”之流，直到

一九二六年“三一八”惨案，他的精神成力詩凝成《元花的薔薇之二》（一九二六年三

月十八日），反而，《一覚》達文章，宜浮所感，呈現出他揮札迂又重新升辞的静盗而堅

決的境界。升美有迭祥的活：

　　穫机負了榔下炸弾的使命，像学校的上深似的，毎日上午在北京城上『行。

毎断得机件搏缶空『的声音，我常覚到一秤軽微的緊張，宛然目諸了“死”的裟

来，但同吋也深切地感着“生”的存在。

這一段反映了魯迅日常生活的一↑片断。只要所到『机『来的声音，他就感到一秤軽微

的累張、“死”的裏来。在経常笈生逮捕、系激的杯境下，莫名其妙的恐怖感常包囹着

他。可是他坦率地悦“同吋也深切地感着“生”的存在”。逮““生”的存在”是杁邸几

来的？《一覚》里有這祥叙述：

　　因力或一秤原因，我升手縮校那房来枳圧在我逮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1我

要全都蛤一介清理Q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，逮些不肯徐脂抹粉的青年伯的魂災

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。他伯是鐘釣的，是鈍真的，一阿，然而他僧苦悩了，坤

吟了，憤怒，而且終干粗暴了，我的可愛的青年但！

　　魂災被夙沙打缶得粗暴，因力這是人的魂星，我愛迭祥的魂災1我懸意在元

形元色的鮮血淋溜的粗暴上接吻。漂砂的名因中，奇花盛升着，紅顔的静女正在

超然元事地道遥，鶴嗅一声，白云郁然而起……・逮自然使人神往的雲，然而我

、恵記得我活在人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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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是的，青年的魂艮屹立在我眼前，他欄已経粗暴了，或者將要粗暴了，然而

我愛違些流血和隠痛的魂星，因力他使我覚得是在人同，是在人同活着。

被夙沙打吉得已軽粗暴了，或者将要粗暴了的魂星，他悦，迭就是“人的魂戻”・女師

大事件、“三一八”惨案以来，逮祥的青年“魂災”紛紛囚現在他眼前，使他“覚得是

在人同，是在人同活着”。因此，就是所到『机『来的声音，他的情緒会“深切地感着

“生”的存在”了。

　　美干司徒弄迭介画家，上面引自魯迅的《看司徒芥君的画》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一斑・

司徒弄一九二四年杁亡州初到北京，“不管功裸，不尋尋師，以他自己的力，終日在画

古窟，土山，破屋，努人，乞弓……”，一面給魯迅也是笈起人之一的未名社的出版物

画描圏和封面，如奈志《葬原》的封面是司徒券画的。対干魯迅，司徒舜也是属干“被

夙沙打缶得粗暴”的青年之一。司徒弄在《葬原》一巻十七期（一九二六年）里写了短

篇小悦《函封信》（筆名力“G躾”），也杵是魯迅也看到這，這篇小悦充分流露出司徒

芥的苦1司。

五

　　《五企警察一↑○》，就画恰画，像司徒舜自己説的那祥，“十分粗槌”，形象不明礪，

表現得有点含糊，是一幅粗略的速写而已。原来是司徒芥遇到一件真事，胞回宿舎，迅

速地用炭筆妃下的。魯迅只留下一介句子“我曽経得到他的一幅《四・↑・警察和一↑女

人》”（《看司徒舜君的画》）而已。可是姑在逮幅画前，魯迅根可能感到“死”的裟来，

而在達粗略的筆触之下他看到了‘‘生”的存在。

　　司徒舜一九二七年年底在上海第一次児到魯迅以后，一九二七、八年同多次会見了

魯迅，那吋魯迅淡的活在《惚魯迅先生》（《美未》一九五六年十月号）里這祥介招迂：

　魯迅先生的筆鋒是那仏戸峻冷哨，但他対待青年，却是那仏蕩然，使人如坐

春夙。他根少作冗長的双恰，但句悟富干肩笈性Q有一次当淡及芝木修芥同題，

泥得他悦：‘‘内容，是美等重要1可是如果画介拳美也画不出動兀来，那也不行Q”

辺説迩逸把拳失捏緊了放在東子上比了一比。逮句一針見血之言，対予行將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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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国磁到五花八口的形式主又芝木的我，是可貴的。

魯迅重視“内容”，可是他強凋悦“如果画介拳美也画不出動兀来，那也不行”。司徒芥

作カー介画家，対魯迅悦的元疑印象根深，記得根清楚。

　　魯迅迭几年笈表的文章中可以笈現更洋細的解繹，例如《革命吋代的文学》（一九

二七年）：

　　　　　但在逮革命地方的文学家，恐柏、恵喜炊悦文学和革命是大有美系的，例如可

　　　以用達来宣侍，鼓吹，煽動，促遊革命和完成革命。不迂我想，迭祥的文章是元

　　　力的，因力好的文芝作品，向来多是不受別人命令，不願利害，自然而然地杁心

　　　中流露的京西：如果先娃起一介題目，傲起文章来，那又何昇子八股，在文学中

　　　井元俳値，更悦不到能否感劫人了。力革命起児，要有“革命人”，“革命文学’1

　　　倒元須急急，革命人倣出京西来，オ是革命文学，所以，我想：革命，倒是与文

　　　章有美系的。

“好的文芝作品，向来多是不受別人命令，不願利害，自然而然地杁心中流露的奈西”，

“革命人傲出奈西来，オ是革命文学”，逮里我伺看得出魯迅的基本想法。換句活悦，要

有“被夙沙打缶得粗暴”的‘‘魂災”就会声生出有“動兀”的作品。

　　達介想法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在《熱夙・随感景四十三》里已経有了苗美：

　　遊歩的美木家，一迭是我対干中国美犬界的要求。

　　美木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，但尤須有遊歩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。他的制作

表面上是一張画或一ノト離像，其実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現。令我伯看了，不但

欧喜賞玩，尤能笈生感劫，造成精神上的影駒Q

　　我伯所要求的美木家，是能引路的先覚，不是“公民団”的首領。我佃所要

求的美ボ品，是表泥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杯本，不是水平残以下的思想的平均

分数。

不迂，魯迅那吋迩没炭現“魂災”。

　　《五介警察一介○》就是達祥的“魂星”囚現在他眼前而留下的一企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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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　　最后附加一下。迭幅画墨叫《五↑警察一ノ↑’○》，画面左辺下美画有一↑骸子，彷

佛要搭救娼娼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司徒弄在《魯迅先生契去的画》里解緯道：“…

…一
抱着丙↑骸子的孕妃……”，可是我撲不到男一ノト猿子。画的右上方的題字《五

全警察一介○》后共有英文題字：《Pregnant　woman　and　her　ch皿d》，可知猿子原来只

有一全。司徒芥夫人鴻伊泥力紀念司徒芥而写的一本回恒泉《未完成的画》（一九七八

年）里也耕道：‘‘地右手牽着介三多左右的男骸子”。

　　順便込介紹一下。美干“一企O”的‘‘○”字，再伊漏写道：‘‘他用○来代表当吋

那介社会里各受圧迫的努人一特別是更元地位的娼女，男外，也想用来点出那孕藏着

小生命的突出的肚腹㌔

一析大学




